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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糧財團崛起下的

中國大陸糧食安全治理

China’s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under the Corporate Food Regime 

林義鈞（Lin, Scott Y.）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中國大陸糧食安全治理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糧食產量，然而，傳統中國

與當代中國大陸增加糧食產量的方法卻是大相逕庭。傳統中國增產糧食的

方法是透過小農社會組織，妥善管理農田水利等自然資源，水利社會因此

成為描述傳統中國糧食安全治理內容的代名詞。但是，當代中國大陸增產

糧食的方法卻是透過大型農糧財團，資本化（capitalization）農糧生產資

源，集約化農糧生產規模，財團農糧體系（corporate food regime）因此成

為說明當代中國大陸糧食安全治理機制的新詞彙。本篇文章因此發問：崛

起的中國大陸農糧財團如何重塑糧食安全治理內容？本文透過文獻回顧的

過程，說明中國大陸糧食安全治理機制內容正在轉型成財團農糧體系，藉

以增產糧食，在此體系中，中國大陸政府透過扶持大型農糧財團，在內部

寡占國內農糧市場，在國際上則成為跨國農地投資的主要投資國，以及跨

國農糧企業的主要併購國，因此形成新型態的糧食安全治理內容，不僅影

響傳統中國大陸小農社會文化，並且挑戰全球農糧市場體系。

關鍵詞：�糧食安全治理、財團農糧體系、資本化、水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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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傳統中國糧食安全治理與水利社會

傳統中國糧食安全治理的目標是提升糧食的生產量，治理的方法是

管理與利用農糧生產資源，因此得以完成糧食安全的國家任務，水利社

會（hydraulic society）成為描述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發展特色的代名詞，

水利社會的工程包括：建造水利工程、維護灌溉工程、提供充足用水、

保護水利運輸渠道等。
1
 由於管理這些農糧生產資源的工程亟需要高壓

統治型政府，因此水利社會所形成的官僚體制為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水利社會所塑造的農村組織為小農社會（peasant society）。

此外，由於中國水利社會工程最主要是為了管理農糧生產資源，尤其是水

資源，因此傳統中國的小農社會與東方專制官僚體制都非常地敬畏雨水江

河，再加上中國人認為龍是主管雨水江河的主神，因此中國水利社會的小

農社會發展特色是村村都有龍王廟；
2
 而中國水利社會的專制官僚體制特色

則是皇帝自命為「真龍天子」，
3
 藉此稱謂可以展現出京城皇帝是真正的龍

王，農村龍王廟的龍王僅只是地方的小龍王，中央皇帝的真龍天子地位是

凌駕於地方的小龍王，中國的皇帝因此可以取得專制統治的權力正當性。

換句話說，農村百姓只有真誠地信仰真龍天子與遵從中央皇帝的權威，才

能保證風調雨順與糧食豐收，中國歷代王朝在各流域的水資源控制與農糧

生產資源管理就是很明顯的案例。

中國歷代的皇帝會努力控制各流域的水資源，但是控制水的方法是採

用因地制宜的方式，因此各個河流流域會形成不同的經濟領域，每個經濟

領域都有不同的水利政策、農地政策、租稅政策等，目的是為了要管理農

糧生產資源，達成該河流流域糧食自給自足的目標；
4
 也就是說，中國重

要河川所形成的重要經濟領域只要達成區域性糧食自給自足的目標，中國

王朝與皇室地位就可保住。明朝劉光復在 1603 年所書寫的《經野規略全

1 Karl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42.

2 Qiguang Zhao, “Chinese Mythology in the Context of Hydraulic Society,＂ Asian Folklore 
Studies, Vol. 48, No. 2 (Fall 1989), p. 237.

3 Zhao, “Chinese Mythology in the Context of Hydraulic Society,＂ p. 241.
4 Ch’ao-ting Chi,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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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的內容更呈現出，中國農村地方政府的水利社會工程不只有水利建

設，還包括農地保護、森林保育、捕魚限制、農村衛生、壯丁動員與維持

等，因此傳統中國農村的小農社會發展重點就是農糧生產資源管理與人口

控管。
5
 同時，由於農糧生產資源使用量與人口成長量是兩大因素決定中

國水利社會版圖的消長，因此漢民族在中國三千年歷史發展中的水利社會

發展特色就是剝削自然資源，生產糧食，以滿足不斷成長的漢族人口，最

終造成漢民族的擴張過程是不永續的發展過程；
6
 然而，中國歷代王朝為

了要讓不永續的發展轉成為永續，所以政府採行的方法是不斷地往外擴張

版圖，藉以取得更多的農糧生產資源，同時也使得中華帝國版圖從黃河流

域走向長江流域，再走向珠江流域，造就東亞文明就是漢族水利社會的

文明。可是，過度開發的中華帝國最終陷入「高度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原因是自從 17 世紀大清帝國征伐臺灣之後，水利社

會帝國版圖擴張已經到了極限，有限的自然資源與糧食產量將永遠箝制

帝國的成長。
7
 因此，人口大幅增長、大量森林砍筏、農產品商品化、17

世紀中葉至 19 世紀中葉的小幅氣候變遷、耕地數量不敷使用、特種生物

（老虎與大象）滅絕等因素，使得明、清時期的廣東與廣西自然環境大幅

改變，間接導致大清帝國的滅亡。
8
 換句話說，傳統中國糧食安全治理就

是水利社會帝國體系的興衰史，水利社會的東方專制主義企圖透過管理江

河、湖泊、運河等水利建設，開發自然資源，生產與運送糧食；同樣地，

過度開發自然資源也會反噬人為的水利建設，威脅政權的穩定性，造成中

國歷史中的改朝換代。
9
 

5 Morita Akira, “Water Control in Zherdong during the Late Ming,＂ East Asian History, No. 2 
(December 1991), pp. 31-66.

6 Mark Elvin,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 China’s Environment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Present,＂ East Asian History, No. 6 (December 1993), pp. 7-46.

7 Mark Elvin, “The Environmental Legacy of Imperial China,＂ in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 
Managing the Chinese Environment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0; 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7.

8 Robert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9-14.

9 Philip Ball, The Water Kingdom: A Secret History of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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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中共對於農糧生產資源的使用更是水利社會的極端展現，毛澤

東時期的大陸現代化歷程可謂縮影。毛澤東的自然環境觀來自於「人定勝

天」的現代化路徑信仰，縱然傳統中國的自然環境觀包括道教的「天人合

一思想」、佛教的「敬畏自然思想」、儒教的「利用與控制自然思想」等

三種，但是毛澤東卻只繼承與強化儒教的「控制自然環境觀」，希望因此

確保糧食安全。
10

 毛澤東時期增產糧食的方法有四種途徑，包括第一，透

過政治鬥爭打壓馬寅初與黃萬里等人口經濟學家與環境科學家，藉以貫徹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政策；第二，快速改造環境以邁向烏托邦

社會，因此實行大躍進的國家戰略；第三，中央一刀切控制農業生產與忽

略地方環境多元性，形成農業學大寨的農村運動；第四，落實三大戰線與

知識青年下鄉的發展戰略，執行強制移民、改造環境的政治運動，藉以大

幅剝削自然環境，希望因此可以快速生產糧食，確保大陸的糧食自給率。

此外，雖然毛澤東「人定勝天」的環境觀是由於中國深厚的儒教思想所致

（因此並非毛澤東一個人的因素），但是該自然環境觀卻在最終影響 1980

年代以後的大陸糧食安全治理內容，因此出現改革開放後，大陸所奉行

「一切向錢看」的資本主義式剝削自然環境的發展觀，
11

 結構性地造成大

陸從此之後的糧食安全治理內容，形成以大型農糧財團為主的糧食安全治

理主軸。

貳、當代中國大陸糧食安全治理與財團農糧體系

改革開放後，大陸糧食安全治理機制的議程可分成三個階段，包括：

1980 年代走向商品化、市場化糧食產品；1990 年代強化大型農糧財團壟

斷大陸境內糧食市場；最後在 21 世紀則是扶持大型農糧財團走出去的趨

勢。這三個階段的轉變過程充滿了靠攏資本化、新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

義的色彩，筆者描述這種獨特的糧食安全治理機制為國家資本主義（state 

10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4.

11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pp.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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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ism）下的糧食安全治理機制。
12

 近期，Belesky 與 Lawrence 不僅

認為大陸採用國家資本主義維護境內的糧食安全，同時，此治理機制更

因此形成「財團農糧體系（corporate food regime）」在大陸的運用與發

展。
13

 大陸農業部門與農糧財團因此大幅度地走出去邁向國際市場，投

資全球農地、農糧產業鏈、它國農糧企業等，不僅改變全球的農糧市場體

系，同時也確保大陸境內的糧食安全。
14

 這些改變過程可以從理論性的財

團農糧體系內容；實務性的大陸境內糧食市場壟斷、境外國際市場投資，

以及美「中」貿易戰下的大豆產業鏈進行說明。

一、財團農糧體系

「農糧體系（food regime）」一詞是 Friedmann所創，
15

 她希望透過此

詞彙說明農村社會中的農糧生產要素資本化（capitalization）正在改變全

世界的農業市場與國際體系。由於資本化過程造成規模化種植單一農產品

的西歐與美國大型農糧財團主宰全球的農糧與農業發展，因此傳統自給自

足、多元種植的第三世界農業社會走向依賴進口西歐與美國農產品，形成

農糧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的內容，

以及國際農糧體系（international food regime）的架構。農糧體系一詞的

提出也使得農業再次回到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係學的討論脈絡中，

Friedmann 與 McMichael 因此認為，傳統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係理論

描述人類社會是線性化發展模式，農業社會將過渡給工業社會，使得工業

可以幫助現代國家發展邁向現代化與全球化，造成工業是促成全球化的主

流聲音，而農業討論只存在於國家內政的產業決策，完全消失於國際政治

12 Scott Y. Lin, “State Capitalism and Chinese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8, No. 1 (March 2017), pp. 106-138.

13 Paul Belesky & Geoffrey Lawrence,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and Neomercanti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Food Regime: Contradictions, Continuity and Change,＂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46, No. 6 (November 2019), pp. 1119-1141.

14 Philip McMichael, “Does China’s ` Going Out’ Strategy Prefigure a New Food Regime?＂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visited date: January 6, 2020, https://doi.
org/10.1080/03066150.2019.1693368.

15 Harriet Friedmann, “The Family Farm and the International Food Regimes,＂ in Teodor Shanin, 
ed.,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New York, NY: Basil Blackwell, 1987), pp. 24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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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與國際關係學的理論解釋範疇中，因此農糧體系理論的建構過程將

可透過歷史脈絡的回顧，再次強化農業在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係學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6

 

農糧體系的學者們因此發現，當代農糧體系共經歷了三個不同政治經

濟秩序的更替，包括：第一、1870-1914 年的「英國農糧體系（the British 

regime）」；第二、1945-1973 年的「美國農糧體系（the United States 

regime）」；第三、1980 年晚期迄今的「財團農糧體系（the corporate food 

regime）」。
17

 第一階段的英國農糧體系是透過英國本土與英國殖民地相互

之間的農業自由貿易（free trade in agriculture），形成以英國為中心的農

業自由貿易帝國（free trade imperialism in agriculture）與自由貿易發展

模式（free trade development）；第二階段的美國農糧體系是透過美國援

外輸出廉價的農產品，形成以美國為中心的援外基礎農糧體系（aid-based 

food order）與援外基礎發展模式（aid-based development）。前兩階段的

農糧體系都是由單一國家所主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但是第三階段的當

代財團農糧體系卻是由少數的大型農糧跨國企業所主宰的全球政治經濟秩

序，因此傳統的西歐與北美國家難以再藉由國家機器進行農糧貿易操作，

繼續主導全球農糧體系政治經濟秩序。

大型農糧財團得以主導今日農糧體系政治經濟秩序的原因在於新自由

主義浪潮促成農糧生產要素的快速資本化進程，Bernstein 的近期發現可

進一步歸納出這些資本化的動力包括貿易自由化、生物科技化、國家安全

化、生產集約化等四大要素。
18

 雖然這四大動力推動農糧財團的崛起，並

16 Harriet Friedmann & Philip McMichael, “Agriculture and the State Syste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al Agricultures, 1870 to the Present,＂ Sociologia Ruralis, Vol. 29, No. 2 (August 1989), 
pp. 93-114.

17 Philip McMichael,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rporate Food Regime,＂ in Frederick H. Buttel 
& Philip McMichael,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Global Development (Bingley, 
United Kingdom: Emerald Publishing, 2005), pp. 265-299; Philip McMichael, “A Food Regime 
Genealogy,＂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6, No. 1 (January 2009), pp. 139-169; Henry 
Bernstein, “Agrar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World Capitalism: The Contributions of 
Food Regime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43, Issue 3 (May 2016), pp. 611-
647.

18 Henry Bernstein, “Agrar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World Capitalism: The Contributions 
of Food Regime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43, Issue 3 (May 2016), p. 627.



102

第18卷　第2期　中華民國109年2月PROSPECT & EXPLORATION

且因此建立起第三階段的財團農糧體系，但是這四大動力的最原始來源還

是根源於第一階段英國農糧體系與第二階段美國農糧體系的基礎建設與法

律規範。
19

 同時，McMichael 也發現東亞地區的大型農糧財團已經在 21

世紀初期逐漸崛起，此現象造成財團農糧體系到了東亞地區的轉變，形成

「農業國家安全重商主義（agro-security mercantilism）」的發展特色。
20

 

而大陸政府扶持農糧國有企業崛起的案例更是目前財團農糧體系的主要討

論議題，崛起的大陸農糧國有企業將有可能改變當代財團農糧體系的運作

秩序，形成以保障大陸境內糧食安全為主體的新形態財團農糧體系內容與

全球農糧體系政治經濟秩序，在此其中，大陸農糧國有企業將為重要財團

農糧體系的行動者，它們的任務是安全化境內與境外的農糧生產資源，以

確保大陸人的糧食安全。
21

 以下也將因此詳細說明財團農糧體系在大陸的

發展歷程。

二、財團農糧體系在中國大陸—國內壟斷市場

如前所述，1990 年代是當代大陸糧食安全治理機制走向農糧財團壟斷

大陸境內糧食市場的時期，此趨勢可追溯至 1995 年所實施的「米袋子省

長責任制」，此政策明確劃分中央政府與地方省級政府的糧食治理責任。

中央政府負責建構國家級糧食儲備體系與糧食風險基金；省級政府則負責

該省份轄區的糧食供給保障，相關的指標尤其包括省境轄區內的可耕地

面積的維持、糧食耕地面積的維持、省級以下地方政府糧食儲備體系的建

立、跨省際糧食產銷契約的協定等。
22

 其次，1998 年頒布的《關於進一

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決定》更進一步明確劃分政府與國有企業的責

19 Philip McMichael, “The Land Grab and Corporate Food Regime Restructuring,＂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9, No. 3-4 (July-October 2012), pp. 681-701.

20 Philip McMichael, “Land Grabbing as Security Mercanti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lobalization, Vol. 10, No. 1 (January 2013), pp. 47-64.

21 Philip McMichael, “Does China’s ` Going Out’ Strategy Prefigure a New Food Regime?＂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visited date: January 6, 2020, https://doi.
org/10.1080/03066150.2019.1693368.

22 Scott Y. Lin & Huey-lin Lee, “Weighing up Market Mechanism and Regulated Distribution: 
China’s Dream to Feed Itself under Spatially-imbalanced Development,＂ in Chih-shian Liou & 
Arthur S. Ding eds., China Dreams: China’s New Leadership and Future Impact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5), pp. 24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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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並且全面國有化糧食收購、儲備、銷售等市場行為，並且使得大陸糧

食儲備體系的國有企業—中國儲備糧管理集團有限公司（中儲糧）—在

2000 年成立，相關的糧食儲備機構也因此大部分劃歸為中儲糧的獨資或

控股企業，使得 1980 年代所興起的糧食市場化過程全面轉變成國有企業

壟斷的現象。同時，省級政府也被賦予明確的治理責任管理省境內部的糧

食市場，省政府也因此必須要與中儲糧密切合作以維持糧食治理安全。治

理機制的主要行動者包括國家糧食局與省糧食局，以及中儲糧總公司與中

儲糧各省份的分公司。
23

 縱然大陸在 21 世紀以來仍持續深化改革糧食市

場，但是相關的改革政策仍不脫離米袋子省長責任制與國有糧食企業壟斷

化的特徵。

此外，各個省級政府也因為省境內部農地資源有限，但糧食需求卻與

日遽增的壓力，因此開始實施對內農地流轉與對外農業走出去的政策，

以求擴大糧食生產量。在農地流轉方面，大陸自 2013 年的「中央一號文

件」開始，就將扶持大型農糧財團視為重要農業改革的目標，希望藉此規

模化經營糧食生產，取代現階段的小農社會低度規模生產模式。省政府因

此開始協助地方政府成立農村土地流轉中心或流轉公司，引導被承包的

土地流轉向農糧財團，企業的投資資本也因此逐漸從大陸的城市走向鄉

村，使得大陸農業邁向工業化、農村進入資本化、農民走向去小農化（de-

peasantization）的結果，最終造成大陸農村正在經歷農業資本是從外部進

入內部、從上層滲透入底層的情景，它正取代傳統中國水利社會的資本積

累進程是由農村內部往外部擴張、從底層往上層積累的發展路徑。
24

 這

樣的發展趨勢也造成大陸糧食安全治理內容的轉變，它的轉變包括了糧食

生產過程逐漸是由少數大型農糧財團所掌控；糧食儲備體系則是由中儲糧

所獨占，形成糧食安全治理機制正在往財團農糧體系傾斜的發展特色。同

時，大陸農糧財團走出去的對外政策則更加凸顯財團農糧體系的色彩。

23 林義鈞，「聯合國糧食議題安全化內容與中國糧食安全治理機制」，問題與研究，第 56 卷，第
3 期（2017 年 9 月），頁 1-27。

24 Hairong Yan & Yiyuan Chen, “Agrarian Capitalization without Capitalism? Capitalist Dynamics 
from Above and Below in Chin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15, No. 3, (July 2015), pp. 
36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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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團農糧體系在中國大陸—國際市場投資 

自從大陸在 2001 年加入 WTO 後，開放國內農業市場，包括降低農產

品進口關稅、開放禁止類進口農產品、取消農產品出口補助等措施已成為

大陸農業與新自由主義接軌的承諾。2006 年開始，大陸更大力推動農業走

出去戰略，希望利用農業援外機制與農業經濟合作的途徑，投資國際農糧

財團與全球農地等生產要素，進一步建立起境外的糧食生產鏈，主要的行

動者包括主權財富基金 (sovereign wealth fund)、國家級國有企業、以及省

級國有企業等。由於主權財富基金與國家級國有企業可以從中央政府取得

較多的財力支持，因此投資與併購國際農糧公司成為主權財富基金與國家

級國有企業的標的；相反的，省級國有企業因為有較豐富的農墾經驗，因

此海外農地投資成為地方國企的投資標的。

大陸主權財富基金主要是由 2007 年所成立的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中投公司）負責管理 2,000 億美元的國家外匯，2009 年 9 月，中投公司

率先投資來寶集團（Nobel）的 15% 的股權，此投資不僅幫助中國糧油控

股有限公司（中糧集團）進行投資評估，並且於 2014 年購得更多的來寶

集團股權，充分展現出中投公司開始對農業投資的興趣。中投公司的農業

投資顧問於 2014 與 2015 年伴隨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東歐、非洲、南美

洲、東南亞、南亞等地區的參訪行程更可證明中投公司對全球農業投資的

高度興趣。

其次，前述的中糧集團早在 2011 年就開始進行海外併購行為，它先

在 7 月併購澳洲的大型製糖公司 Tully Sugar Limited，又在 2014 年 3 月

與 4 月陸續收購荷蘭商 Nidera 與新加坡商來寶集團等兩間世界級農業公

司各自 51% 的股權等交易案，使得中糧集團在 2015 年成為全球前五大糧

食貿易公司。此外，2013 年，中國雙匯集團收購美國的史密斯菲爾德公

司（Smithfield Foods），使得雙匯成為全球豬肉產業鏈的龍頭企業，其養

豬鏈甚至擴及大陸、美國、歐洲、南美等地。近期的案例則發生在 2016

年 2 月，大陸最大的化工企業，同時也是國有企業的中國化工集團公司

（中國化工）以 430 億美元的天價，購併世界前三大的瑞士商先正達公司

（Syngenta），此購併案不僅是大陸有史以來最大的購併案，並且使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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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成為全球前三大農業化學用品與殺蟲劑供應商。而先正達的種子專利

權與農業種植技術更因此成為中國化工的資產，使得合併後的中國化工資

產與技術將可以與 Dow-DuPon 與 Bayer-Monsanto 等農業化學巨擘平起平

坐。但是，由於先正達擁有豐富的基改作物種子專利權，因此中國化工併

購先正達的案件也代表著大陸將有可能開放基改作物的市場化買賣，暗示

著大陸的糧食安全將開始倚賴基改作物，大陸的農業也將邁向更深一層的

企業化與工業化。
25

 

上述的眾多併購案說明了大陸投資世界級農業企業除了可以較迅速、

可靠地取得世界糧食期貨市場資訊、糧食生產原料、糧食儲存設備、糧食

後勤運銷管道外，還可以因為世界級農業企業大都設籍在已開發國家，因

此相關的投資可以洗刷大陸正在對開發中國家進行新殖民主義的惡名。

第三，由於省級國有糧食企業大部分隸屬由省政府農墾局的企事業單

位，而私人大型農業集團則是由省政府農墾局所扶持或投資的大型農業企

業，因此他們的投資傾向於海外農地投資，一方面可以輸出該省農墾局的

農業技術，二方面可延伸米袋子省長責任制的糧食供應基地。成立於 2008

年隸屬於重慶市政府的重慶糧食集團在 2010 年投資巴西的農地就是最明

顯的案例，該農地投資案達到 3 億 7,500 萬美元，涉及到 20 萬公頃（面

積約七點四個臺北市）的大豆農地，重慶糧食集團計劃透過該農地投資案

每年產出 150 萬噸的食用油，不僅提供重慶市民的需求，並且銷售到其它

省份形成規模經濟。此外，2013 年 9 月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甚至與烏克蘭

政府達成 30 億美金的農業投資案，計劃租賃 300 萬公頃（面積約臺灣的

80%）的烏克蘭農地達 50 年，以供應大陸日益增長的飼料糧需求。儘管烏

克蘭政府澄清說明該投資案仍未核定，但是大陸官方媒體已經證實該投資

案對大陸糧食生產安全的重要性。
26

 其他的省級國有企業與大型農業集團

25 Scott Y. Lin, “The Evolution of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Food Sovereignty Movement in 
China: An Analysis from the World Society Theory,＂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 30, No. 5 (October 2017), pp. 667–695.

26 Reuters-Global Times, “Nation to Invest in 3 Million Hectares of Ukraine Farmland＂ (September 
23, 2013), visited date: October 22, 2019《Reuters-Global Times》, http://www.globaltimes.cn/
content/8130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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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在拉丁美洲、東南亞、俄羅斯等地投資農地，生產糧食以供應大陸的

內需市場。因此，上述大陸融合國有企業、主權基金與新自由主義等政策

工具，進行境內糧食市場壟斷與國際農業投資過程，可說明大陸正在依賴

大型農糧財團以維護它的糧食安全，形成「中國式」的財團農糧體系。

四、財團農糧體系在中國大陸—貿易戰下的大豆 

二戰之後，人類社會使用率最高的榨油農作物是大豆。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初期，全球大豆貿易市場有 90% 以上是由美國所掌控，因此美

國得以在戰後到 1970 年代初期透過大豆貿易壟斷，主宰全球農糧體系政

治經濟秩序，形成美國農糧體系。然而，1973 年的石油危機使得全球面臨

全面性通貨膨脹與糧食供需失控的情勢，糧食價格上漲的格局最終影響美

國國內市場，迫使美國在 1973 年 7 月實施糧食禁運措施，禁止大豆等糧

食作物出口。
27

 雖然此禁運迅速穩定美國國內的糧食價格，但是此措施同

時也開啟拉丁美洲種植大豆的契機，終止美國壟斷大豆市場的格局。

日本在 1970 年代初期有 97% 的大豆依賴進口，其中美國大豆占有

92%，因此日本市場是 1973年糧食禁運措施下的最大受害者。日本為了改

變過度依賴美國大豆的市場格局，該政府從 1970 年代中期就開始透過日

本與拉丁美洲國家之間簽訂雙邊投資條約、政府直接與間接海外援助、農

業海外投資、海外併購農業企業等方式，對拉丁美洲的境外農糧生產要素

進行投資，因此建立起垂直性的海外大豆供應生產鏈，不僅保障母國的糧

油供應，並且進一步銷售大豆給全球市場。
28

 同時，日本政府投資拉丁美

洲的戰略也促使日本農糧財團在糧油產業的崛起，包括丸紅（Marubeni）

在巴西與阿根廷；伊藤忠（Itochu）在巴西與阿根廷；三井物產（Mitsui 

& Co. Ltd.）在巴西；住友商事（Sumitomo）在巴西、阿根廷、巴拉圭；

味之素（Ajinomoto）在祕魯、巴西；龜甲萬（Kikkoman）不只在巴西，

27 The New York Times, “Japanese Upset by U.S. Soybean Curbs＂ (July 7, 1973),visited date: 
January 7, 2020,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1973/07/07/archives/
japanese-upset-by-us-soybean-curbs-u-s-ban-on-soybean-exports-is.html. 

28 Frances M. Ufkes, “Trade Liberalization, Agro-Food Politic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2, No. 3 (May 1993), pp. 21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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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直接到美國境內的威斯康辛州進行大豆農田投資。
29

 其中，日本財

團大力投資巴西農地種植大豆的過程，使得占巴西總人口僅只有 1% 的巴

西日本後裔，在 1970 年代末期掌控有全巴西 60% 的大豆產量。到了 1980

年代中期，這些日本財團的拉丁美洲投資更使得美國大豆的全球貿易市占

率從 1974 年的 90% 下降到 1984/85 年的 65%，同時期的巴西大豆則成長

到 14%，阿根廷大豆到 13%，大部分都是出口到日本市場。
30

 

然而，大陸政府從 1990 年代開始開放國際大豆進口入大陸市場之

後，美國大豆又再度重回量產高峰，使得大陸如同 1970 年代初期的日本

一樣，重度依賴美國大豆。可是 21 世紀初期，大陸政府轉向擁抱財團農

糧體系運作模式，採用扶持大型農糧財團，壟斷境內農糧市場，擴大全球

農業投資等糧食安全治理策略，到了 2018 年則逐漸展現出類似 1980 年代

的日本發展模式。2018 年，大陸與美國發生了貿易戰，大陸為了回應美國

對大陸產品加徵關稅，因此對美國大豆課徵 25% 的報復性關稅。圖一顯示

美國大豆曾在 1990 年代於大陸進口市場中占有 70% 以上的主宰地位，最

高時期曾達到 1995 年 -1996 年的 77.6%，之後的進口市占率呈現下降趨

勢，到了 2015 年 -2016 年僅只有 40.7%，2017 年 -2018 年下降至 29%，

2018 年 11 月份甚至達到史無前例的零美國大豆進口量。
31

 同時期的巴西

大豆卻在大陸進口市占率中不斷增加，從 1995 年 -1996 年的 4.8%，增

加到 2015 年 -2016 年的 45.5%，2017 年 -2018 年已經巨幅上漲到 66%，

巴西大豆已經從 2013 年之後取代美國大豆，成為大陸市占率最高的大

豆。此外，阿根廷大豆從 21 世紀開始也逐漸穩定占有大陸進口市占率

5-14%，因此從 21 世紀開始，大陸從拉丁美洲進口的大豆總量已經超越

29 Roger S. Farrell, Japanese Investment in the World Economy: A Study of Strategic Themes in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Japanese Industry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8), p. 108. 

30 William Shurtleff & Akiko Aoyagi, History of Soybeans and Soyfoods in Greec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Small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1939-2015) (Lafayette, CA: Soyinfo Center, 
2015), p. 120. 

31 Hallie Gu & Ryan Woo, “China Imports Zero U.S. Soybeans in November for First Time since 
Trade War Started＂ (December 24, 2018), visited date: January 6, 2020, 《Reuters Business 
New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economy-trade-soybeans/china-imports-zero-u-
s-soybeans-in-november-for-first-time-since-trade-war-started-idUSKCN1ON0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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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的進口量，甚至在 2017 年 -2018 年的大陸進口大豆市場中，拉丁

美洲大豆已經占有 70% 左右的主宰地位。而且，這些拉丁美洲大豆的貿

易過程大部分是由中糧集團所掌控，使得中糧集團逐漸突破傳統的 Archer 

Daniels Midland（ADM）、Bunge、Cargill、Louis Dreyfus Co（Louis 

Dreyfus）等 ABCD 四大農糧財團控制全球大豆貿易的格局。
32

 在巴西大

豆市場，中糧集團在 2017 年已經超越 ADM、Cargill、Louis Dreyfus 的

貿易量，僅次於 Bunge 與丸紅；
33

 在阿根廷大豆市場，中糧集團在 2017

年已經超越 Cargill、ADM、Bunge、Louis Dreyfus 的貿易量，成為阿根

廷最大農糧貿易商。
34

 

圖 1　美國、巴西、阿根廷大豆在大陸的進口市占率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www.customs.gpv.cn。

32 Jiamei Wang & Xuanmin Li, “COFCO Assumes Full Control of Grain Trader＂ (August 25, 2016), 
visited date: January 6, 2020, 《Global Times》,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02599.
shtml. 

33 Tatiana Freitas, “China Food Giant Expands in Brazil＂ (May 10, 2018), visited date: January 6, 
2020, 《Bloomberg》,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5-09/china-food-giant-is-
said-to-expand-in-brazil-amid-u-s-tensions. 

34 Javier Preciado Patiño, “Chinese COFCO Surpasess US Companies as Largest Grain Exporter 
from Argentina＂ (August 6, 2018), visited date: January 6, 2020, 《eFarmNewsAR》, https://
efarmnewsar.com/2018-08-06/chinese-cofco-surpasess-us-companies-as-largest-grain-exporter-
from-argentin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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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述 2016 年中國化工與先正達的合併案更擴大大陸的境外大

豆產業鏈。由於巴西與阿根廷的大豆種子大部分是基因改造種，並且有

一半以上來自於先正達與 Nidera（Nidera 在 2014 年被中糧集團所併購）

的育種技術，因此上述 2016 年的大陸史上最大購併案使得大陸最大的

農業化工財團—中國化工，與大陸最大的農糧貿易財團—中糧集團，在

2017 年之後進行更緊密合作，在巴西、阿根廷，以及鄰近的拉丁美洲國

家推廣種植「中糧集團 -Nidera」與「中國化工 - 先正達」所育種的大豆

與相關的種植技術。
35

 因此，Giraudo 認為上述大陸農糧國有企業到拉美

地區的投資過程將導致中糧集團與中國化工在拉丁美洲的占有率更加擴

大，而勢力更壯大與技術更純熟的中糧集團與中國化工也將吸引更多的大

陸農糧財團到拉丁美洲進行農業投資，在此同時，大陸農糧國有企業也

將更加速往資本化與集約化傾斜，並且在當代財團農糧體系中更具影響

力，使得拉丁美洲的發展將更加依賴大陸政府與大陸農糧財團，南南合作

（South-South Cooperation）的初衷有可能變成南南依賴（South-South 

Dependency）的格局。
36

 

參、結論：水利社會的挑戰與國際市場的轉變

當大陸糧食安全開始依賴大型農糧財團，以及治理機制內容走向財團

農糧體系之時，中國傳統水利社會的小農文化也開始受影響，同時國際農

糧市場也因此進行轉變。

首先，對於中國人而言，大型農糧財團與財團農糧體系的概念都是外

來的、資本主義的產品，這些舶來品到了大陸之後卻與中國傳統的糧食安

全治理、三農問題，以及大陸當代的食品安全治理、環境保護問題等議題

35 MercoPress, “Nidera Seeds, Which Operates Mostly in Latin America, Sold to Syngenta＂ 
(November 8, 2017), visited date: January 6, 2020, 《MercoPress-South Atlantic News Agency》, 
http://en.mercopress.com/2017/11/08/nidera-seeds-which-operates-mostly-in-latin-america-sold-
to-syngenta .

36 Maria Eugenia Giraudo, 2019, “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South America: China and the 
Soybean Nexu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20, No. 1 (January 2020), pp. 60-78.



110

第18卷　第2期　中華民國109年2月PROSPECT & EXPLORATION

相衝突，因此迅速地在大陸衍伸出對立的農業未來想像與農村發展概念，

形成「中國式」的糧食主權運動（food sovereignty movement），相關內容

包括倡議型態的小農團體連結、定期性的小農團體交流、跨國界的小農團

體學習等，希望因此將糧食主權運動的內容與中國傳統的水利社會運作模

式進行衍伸與聯繫，並且提供出另一種與財團農糧體系不同的發展道路。
37

 

其次，對於國際市場而言，由於大陸壟斷境內、投資海外農糧市場採

用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路徑，具有濃厚的國家安全利益與戰略考量等特

色，因此逐漸挑戰當代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生產、貿易等傳統農糧體系秩

序。
38

 進一步而言，過去所習慣的核心—邊陲關係、南方依賴北方糧食

生產等架構已經重組，形成多級（multipolarity）的農糧體系架構。
39

 而

且，由於大陸的大型農糧財團與國家主權基金已經成為主要的國際農業投

資者與跨國農地投資者，因此大陸政府與相關的農糧財團也逐漸變成全球

農糧體系的規範制定者，最終使得大陸將因為國際農糧投資與跨國農地投

資而掌握更多農糧生產要素，逐漸脫離傳統農糧貿易依賴體系，並且挑戰

1980 年代以來的北方財團宰制國際農糧貿易的現況。
40

 近期，由於大陸

農糧財團崛起與大陸農業市場擴張，因此使得全球最重要的糧食安全治理

機構—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在 2019 年 6 月首次選舉出大陸代表—屈冬

玉先生—擔任 FAO 的主席，上述的人事變革更可說明崛起的大陸農糧財

團不僅影響大陸境內的糧食安全治理內容，同時正在改變全球農糧體系架

構，值得未來的持續關注。

37 Scott Y. Lin, “The Evolution of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Food Sovereignty Movement in 
China: An Analysis from the World Society Theory,＂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 30, No. 5 (October 2017), pp. 667-695.

38 Irna Hofman, & Peter Ho, “China’s ` Developmental Outsourcing’: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Chinese Global ` Land Grabs’ Discourse,＂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9, No. 1 (March 
2012), pp. 1-48.

39 Matias E. Margulis & Tony Porter, 2013, “Governing the Global Land Grab: Multipolarity, Ideas, 
and Complexity in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Globalization, Vol. 10, No. 1 (2013), pp. 65-86.

40 Philip McMichael, 2012, “The Land Grab and Corporate Food Regime Restructuring,＂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9, No. 3-4 (July-October), pp. 681-701.


